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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村子，翻过绿草如茵的坡地，便是那条
默默流淌的故乡河，童年的时光就是随着那淙
淙的水声流逝的。我至今仍叫不出小河的名字
来，只知道它是泗水的分支。父老乡亲对它的
称呼太怪，是一段一段地分开来叫，如石桥、弯
子溜……因为没有正式的名字，所以，今天我只
能把它称为无名河。

无名河柔缓而平静。久旱无雨的季节，水
位下降，岸边的水田开始干涸，田里的禾苗在炎
热的骄阳下耷拉着脑袋。村长派几个汉子到河
的下游，垒起一道小小的堤坝，把河水拦腰斩断
了。流水受阻，水位渐渐升高，便改变流向，从
岸边的缺口流进稻田里。下游的鱼虾们来不及
逃跑，纷纷搁浅，这时候我们总要背上鱼篓跑到
河床上捡鱼逮蟹。许多水鸟也来了，它们有的
在我们头顶上盘旋尖叫，有的斗胆落在我们前
后不远的地方，或慢慢寻食，或叼着鱼儿飞起。
我们这帮顽童也是争先恐后互不相让。一次，
我们几个同时发现一条鲤鱼，一齐扑过去，结果
碰撞在一起，几乎每个人头上都隆起一个大包。

黑子是我们这群人中最胆小也最糊涂的一
个家伙。有一次，他看到岸边的水洞里有什么
东西在活动，以为藏着乌龟，就伸手去掏。他的
手刚伸进去一半，就“啊”地尖叫一声缩了回来，
只见一只又大又黑的田蟹悬挂在他的指尖上。
他痛得一边叫一边狠命地甩，可那田蟹在他手
上晃悠着，不仅甩不掉，而且越夹越紧。听老人
说过，老田蟹夹了人是要等到天上响雷才松开
的。黑子哭着说：“老天爷这么久没下雨了，要
等到什么时候雷公才响啊？这回我可能活不成
啦！”

其实，那小河给予我们的欢乐是无穷尽
的。只要到了热天，我们就相约到河里疯玩，天
天换着花样玩，玩累了便爬到岸上四仰八叉地
躺在草丛里歇息。日子就这么有声有色地流淌
着。月明之夜，那一河的流水波光粼粼，像一首
优美的歌，舒缓而悠然。我们躺在那座古老的
石板桥上，起初大家还你一言我一语地逗乐，可
渐渐地就没有声息了。众星拱着明月，和风吹
拂着稻田，蝉声和着蛙鸣，那自然的协奏似乎是
无止无境的，在这温馨的场景中，突然间便拥有
了一颗淡泊如水的心。

直至今日，我尚无法写出那似梦的韵致，那
月夜，那小河，那给童心以静谧与慰藉的一方天
地。它总能牵出我长长的归梦……

童年的小河
周广慧（山东）

“济宁市，泗水县，泉林镇，泉林泉群。”
轻声诵念，满是淙淙汩汩的意蕴。

泉林镇陪尾山，便是晋代张华《博物志》
中“点名”的“泗出陪尾”。山脚下，大批量、
同批次的名泉扎作一堆“筑巢做窠”，蔚为大
观。“名泉七十二，大泉数十，小泉多如牛
毛。”此地是“山东诸泉之冠”，儒家文化的渊
源地，古泗水的发源地。

汴水流，泗水流，我到泉林溯源头。过
文武官员下马石，穿飞檐斗拱御碑亭，两岸
柳色青青，碧草如茵。不敢大步快走，担心
踩疼了圣人皮屦留下的脚印。据说，孔子师
生往舞雩台祈雨途中，收容了受伤的小白
蛇。白蛇日渐痊愈后被放生河塘，而后，在
惊涛巨浪中“华丽转身”为龙，为报答孔子相
助之恩，救助饱受干旱之苦的民众，便擅自
行云布雨。天帝大怒，责罚白龙在鲁国卞邑
化作山丘，即为陪尾山。白龙惦念着曲阜大
地的旱情及孔子恩情，泉水或夺罅而出，或
突兀岩层，或拱破沙土。泉以水搏石，以柔
克刚，这是不是小白龙大胆说“不”的快意抗
争？受人滴水之恩当以涌泉相报，白龙真的
做到了。

有曦霞红日布景，鸟鸣虫吟伴声，泉林
布雾霭，陈烟障，与云岚通呼吸，跟水流共命
运。“百泉正出，悬出，穴出，如星，如云”，大
似磨盘，小如黄豆，跳浅溪，泅深潭。五步自
成溪，百丈汇成河。自上而下跳跃的瀑布
是抒情诗，后浪拥着前浪流淌的泗河如同
叙事散文，而莲花状涌出的泉水，则当是一
章隽永的田园散文诗。

群泉分东、南、北三区，名字都很别
致。趵突泉、鸣玉泉、响水泉，念叨着这些

“动词”，音韵铿锵，掷地有声；雪花泉、莲花
泉、珍珠泉是一群“形容词”，花团锦簇，以
颜色命名者，有黑桥、白石、红石；以数字命
名者，如三台、双睛、双石缝；以“石”为姓
者，有石豆、石壑、石液；名字带“三点水”
者，如涌珠、潘波、溢津等。泉眼挤挤挨挨，
推推搡搡，甚是谐趣。

我喜好山间听鸟鸣，林边听风起，水乡
听雨滴，海滨听潮汐。此刻，来泉林听泉
韵，最合时宜了。聆听，用耳，用心，与古圣
人，与大自然便没有了任何交流障碍。

泉眼棋布，珠联星罗。泉流之声，音律
各异。“虎豹岩边去，蛟龙窟里来。”黑虎泉
好似柳琴戏中的“女一号”，响如虎吼，粗犷
猛烈。趵突泉策应黑虎泉，云蒸泉涌，气势
宏大。红石泉如霞如云，蔚为大观。珍珠
泉肆意地涌珠喷玉，澄澈如晶。或流烟作

柱，或叠云成堆，或滔滔滚滚，或嘈嘈切切，
有的是泉林中的“女汉子”，有的若农妇的
大嗓门，有的似羞涩少女的嘤嘤细语，有的
好比女娃的哼哼唧唧。泉林涝时不溢，旱
季不竭，不吐不快，不疾不徐。

石舫是园林里的“标配”。此处是行宫
遗址上的古迹，专为乾隆皇帝赏景品茗所
建。拜岱宗，祭儒圣，登陪尾，赏泉林，缎面
绣金丝纹饰的靴子不时前来，九次驻跸，给
足了泉林面子。泉水甘洌，煮茶色清味
纯。再弄些紫禁城里吃不到的美食：清蒸
虹鳟鱼、炸香酥黄骨鱼、炖农家笨鸡、煨五
香羊头、秘制猪头肉、御膳香蛋那是必不可
少的。龙颜大悦时，顺便留下墨宝。写诗
题字，勒石刻碑，自是不在话下。

“浅蓝深翠带波翻，石发梳来不计番。”
“高产诗人”清高宗张口就来。风吹草动，
梳理水藻，翠绿飘逸，如绘如织。那些草茨
藻、豆瓣菜、丁香蓼，是孔子、郦道元飘逸智
慧的胡须，还是李白、朱熹彰显气质的美髯？

圣迹不再，“行宫八景”也是稀稀疏疏，
而作为“海岱名川”的泉林，一直在刻写着甲
骨文以及篆、隶、楷、行、草书的不同版本。
如今，这一手简化字书法写得酣畅洒脱，行
云流水！

孔夫子集中授业，后来讲学杏坛成为教
育圣地的代名词，而他时常弦歌讲学于洙泗
之间，这两道河流的合称，也成为教泽的“昵
称”，做了儒家文化暖和而柔软的襁褓。

水泽丰沛，林木蓊郁。泉水潺潺，泗水
悠悠，川流不息，昼夜不舍。孔子在喟叹时
节如流时，为借景抒情，将“哗啦啦”逝水信
手“拈”来，作了明喻。“子在川上处”石碑算
不得巍峨雄壮，如同一方墨竖立着。有柘沟
澄泥砚作配套，用金聚泉、鸣玉泉的水研磨，
不写出锦绣文章那才怪呢。

泉溪襟连，泉若针孔，溪似丝线。跳
过一道溪，又被一道溪拖拽。这头是泉，
那头是溪。如此这般，涓涓细流汇入江
海，兴许不时为那条遭遇天庭贬谪的白龙
悄悄传递着家书呢。

古韵泉林，滟影流光。泉水叮咚，清亮
悦耳。当青碧水草邂逅莽莽泉群，当鸟鸣
虫吟点燃人欢水笑，当泠泠潺潺艳遇平平
仄仄，自然而然，一切都是最好的模样。

不远处的安山寺内，孔子手植银杏树
冠如盖，枝繁叶茂，需六七人方能环抱。穿
越时空隧道，古树儒雅地捋着髯须，仁厚慈
爱，长成一座丰碑。也许这是圣人镜像原图
的底片，抑或儒学思想的副本。

我到泉林溯源头
谢爱平（江苏）


